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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罗银胜先生接受出版社朋友的委托，花了很大的力气，为我编选了这本回忆录总集，其中除《人
的证据》一书写于我的壮年时代以外，其他的各篇大小文章：既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的长篇自传
体回忆录《狱里狱外》及我在人生的暮年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审视自我的文章，也包括在我的漫长的人
生旅途中的各个不同时期交游的朋友们的回忆。
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
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作为这部文稿的原作者，为了感谢大家的辛劳和盛情，我仅抄录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自己在由鬼变成人
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解冻时节》写的序文中的主要段落作为本书的献辞：1937年，当时我作为一
个20岁的青年，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留学，同时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在出国前，
我从30年代初期，就作为一个文艺学徒，先后在家乡太原以及北平、天津、上海各报上写文艺作品。
只是1935年冬天因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当地的地方政权以“危害民国”
罪投入监牢，罪名为“共产党嫌疑犯”。
坐了两个多月，由我那个富裕的家庭辗转托了一位在官场上有权势的人物，以银洋一千元和五十两鸦
片烟的高价保释出狱，但因为还留着一个“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即是说，我随时有“二进宫”的
可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因此，1936年出狱后，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踏上了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亡命日本的老路子。
当时在东京的内山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第一、二本，第一本书名《二三
事》，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为书名，第二本题名为《原野》，是以艾青译的比利时现代派诗人凡尔哈
伦的诗作为书名。
我从这个丛刊的撰稿人员阵容和编辑风格上感受到这是继承鲁迅先生开创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的严肃的
左翼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来东京以后写的一篇以我的第一次监狱生活的人生感受为题材的小说《人
的悲哀》投了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刊物是什么人负责编辑的。
过了两个月，即1937年初夏，我收到这个丛刊的第四本《黎明》，它刊出了我的小说并30元的日元稿
费和编辑胡风的热情来信。
1937年秋天抗战爆发以后，我弃学回国参加抗战活动，并继续为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后来的《希望
》投稿。
我与胡风是在历史的风雨中结成友谊的，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青年时代由文学结缘与胡风的结识与交游
，等于拿到了1955年长期坐牢和劳改的通行证，我们一块被投入地狱。
解放初，即1956年秋，我就插队落户到大学当教授，虽然我生平未参加过任何党派，我们这一代在五
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投入救亡和社会改造的政治运动，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
，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生命追求是在当时开放性的历史文化环境里，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与
融会的时代潮流下形成的。
而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是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首先反对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
体制，这也是五四运动的一面思想旗帜。
因此，我在旧社会是一个反叛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作为“政治犯”在监牢里进进出出，前后有三次
之多。
万万想不到，我们为之追求与奋斗并为之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来临以后，在农村
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中，竟成为被改造与再教育的对象。
到了1955年，又大祸从天而降，作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与我的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任敏先
后被捕，被扫地出门，收监关押。
我在监狱里坐了11年，“文革”前夕又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法庭宣布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是：“妄图篡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后来我在劳改中，我看到在“文革”后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的毛泽东对这个所谓“
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在该书的第163页上看到毛泽东对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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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性和定罪的批示：“这个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
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当时法庭宣判后，法警给我带上了手铐，送上警车，押回看守所。
不旋踵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保卫科，被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并宣布了改造纪律：“不
准乱说乱动，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我到印刷厂报到以后，在“监督小组”（“文革”爆发后，“监督小组”改名为“专政小组”，我
被称为“专政对象”）专人监视下，白天除干各种苦活、重活外，在革命群众的不断批斗中，在拳打
脚踢中过日子。
古人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我虽然身被奴役，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独立的，在心理上并没有被奴役，只留下了胡风说的“精神奴
役的创伤”。
我牢记鲁迅先生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为奴者，而是心为奴者。
”一直到198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
其间13年，在苦海中浮沉，前后共25年。
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
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思考，
净化了我的灵魂。
再说说我的妻子任敏的故事。
她被关押了一年多被释放后，被分配到一个学院工作，她到该院报到时，该学院一位人事干部对她进
行了革命教育：要她照他们的指示办事并和贾植芳划清界限，回到人民队伍来。
她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为此，她又被流放到青海，并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
她到了青海后，先是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学教师，不到半年，又以为“胡风集团”翻案罪，
被收监关押四年，直到1936年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提前释放。
但指定她不准回上海，只准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为此，虽然她是一个在城市长大成人的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女性，但她还是选定了到我的家乡：山西
襄汾县南侯村落户、改造，作了18年在歧视下自食其力的农民。
直到七十年代末，胡风冤案得到初步平反，我开始离开劳改工地：校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做资料员时，
她才回到了相别二十多年的上海。
但因为过了二十多年的缺吃少喝的苦难日子，所以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了我们1955年被政治风浪摧毁的
家庭后，在1997年患了脑血栓病，卧床五年后，在22年11月20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正如一位老朋友在她去世后所说的“如非往昔遭那种迫害，她晚年又何至于患此绝症，悠悠苍天，人
间何世！
”为此，我再抄录我在原版《狱里狱外》书中的序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收尾：老年人喜欢忆旧，
喜欢回头看，因为人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随着体力与精力的日趋衰退，做事情越来越感到“心有余
而力不足”，这是自然规律。
人老了和生活的接触面就越来越缩小了，和复杂纷纭的广大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而和自己的主体世
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在这种窄小的生活气氛里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沉湎在记忆中，从记忆里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即是“
我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
得像个人的样子”之类。
这倒不是要学时髦做深刻状，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实在太复杂了。
近百年来，在这种历史的震荡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
同内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
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
，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
有了这份想头，这几年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关于我自己的回忆录。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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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新社会。
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
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
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
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就抄到这里，是为序。
关于作者贾植芳（1916年10月9日-2008年4月24日）：山西襄汾人，著名学者、“七月派”作家。
早年赴日留学。
抗战爆发后弃学归国，投入抗战实际工作，并且坚持文学创作，成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
1946年6月始定居于上海，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55年因胡风冤案被捕入狱，达11年。
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80年彻底平反。
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
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图书馆馆长等职。
先后组建了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
著有《贾植芳文集》（四卷）、《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狱里狱外》、《历史
的背面》、《劫后文存》、《雕虫杂技》、《余年笔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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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是一次关于个人与命运的苍茫回视。
一场对现当代中国历史的民间思考。
一份彰显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慷慨自白。
1、作者经历丰富，命运坎坷，作为一本人生经历的回忆录，具有极强的故事性。
作者人生九十多，四度入监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狱里狱外的故事，可读性强。
2、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特殊性。
贾植芳与胡风是好朋友，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受牵连入狱，而因贾植芳而入狱又有一批人
，其中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人员的命运，作品都有交待。
这些内容会吸引一部分读者的关注。
3、作为一位著名学者、海上闻人的影响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在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界有声望；作者交游广，在京沪均有影响，媒体对之
关注度也高。
因此宣传起来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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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植芳(1916年10月9日-2008年4月24日)，山西襄汾人，著名学者、“七月派”作家。
早年赴日留学。
抗战爆发后弃学归国，投入抗战实际工作，并且坚持文学创作，成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
1946年6月始定居于上海，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55年因胡风冤案被捕入狱，达十一年。
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1980年彻底平反。
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
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图书馆馆长等职。
先后组建了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
著有《贾植芳文集》(四卷)、《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狱里狱外》、《历史的
背面》、《劫后文存》、《雕虫杂技》、《余年笔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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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且说说我自己且说说我自己我的写作生涯我的第一篇小说书与我我和社会学怀念丸善书店上海是
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一九七九年进京记世纪印象——一个老年人的自述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
里——哭亡妻任敏狱里狱外人的证据（在蒋匪特务机关监狱中的回忆)一、在亚尔培路二号(一)缘起(
二)第一夜(三)二号囚室(四)人多起来了(五)集体生活(六)中秋佳节二、人的斗争三、出狱前后走出一个
监狱阁楼上——隐居之一大海边——隐居之二古城的早春乍暖还寒时候(一)乍暖还寒时候(二)京上阴
云一九五五年：又进入一个监狱入狱狱中沉思：在门槛上狱中沉思：我与胡风(一)狱中沉思：我与胡
风(二)旧景重访做知识分子的老婆狱友邵洵美判决我的三朋五友悲痛的告别——回忆胡风同志一位值
得纪念的长者——郑超麟先生纪念余上沅先生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悼念陈仁炳先生我的两位值得
纪念的朋友——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回忆王中悼念施昌东萧军印象我的老乡王瑶先生我与陈瘦竹先
生的交游忆覃子豪纪念我的朋友卢杨(克绪)先生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
眼睛——为《路翎文论集》而序忆尚丁背影——悼念公木先生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范泉纪念老友
朱锡侯——《风雨年轮》序范希衡先生和《中国孤儿》她是一个真实的人——悼念戴厚英悼念日本友
人相浦呆教授一点记忆，一点感想——悼念巴金先生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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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的一生中，跟命运一直进行着残酷而持久的玫瑰战争，争斗的焦点之一，就是我的写作。
命运之神站在那儿发过誓，绝不让我有写作机缘，而我却总是在人生道路上任何一个安定的瞬间匆匆
忙忙抓起笔来，努力要留下些人生的感触。
斗争的结果就是手稿的多次失落。
每当暂时的安定过去，随之而来的厄运第一击总是摧毁我的作品。
1945年春天，我由驻扎在陕西黄河边的国民党工兵部队（我在这里做日文技术翻译工作）中逃出一条
命来，惶惶地暂栖古城西安，准备转道去济南投奔伯父。
我整理一遍自己的旧稿，从中选出几篇在当时恶劣形势下尚能问世的小说和散文寄给在重庆的胡风，
余下的包藏在一个枯井中。
后来几经辗转，早已销尸灭迹了。
还有一些信件与手稿交与妻子任敏的一个亲戚保存，那同乡在西安一个钱庄当伙计。
解放后回到乡下，1955年我出了事，他害怕牵连，把这些东西私下处理掉了。
结果这一时期所能留下的作品，就是一本《人生赋》的小说集。
更早的一次，是1937年抗战时期，我从日本绕道香港回国参加抗战。
在日本读书期间，我写了不少小说、散文与译稿，除了《人的悲哀》发表在胡风编的《工作与学习》
丛刊上，后来收入《小说选》；《记忆》发表在《七月》，后来收入了散文集《热力》以外，剩下的
文稿都留在香港。
那时我们一起回国的留日同学中有一位陈启新，是我在日本大学社会科的同学，是来往较深的朋友，
广东新会人，他有亲戚在香港开木器店，我就把带不了的衣物书籍以及文稿都留在那亲戚家。
其中有一部据英译本转译的俄国安特列夫的戏剧《卡列尼娜·伊凡诺维娜》的译稿，当时已和商务印
书馆约好，准备将稿子寄给他们，收在世界文学名著译丛里出版，后因战争爆发，搁浅了。
1946年我到上海后，开始在胡风编的《希望》杂志上露面，这个杂志由上海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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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者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说说我自己”，我听了不禁失声笑了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面熟的
老题目。
从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以迄史无前例的“文革”，在频繁的以知识分子为对象
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接受过现代科学和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意识和思考精神的
中国现代各类知识分子，在大一统的政治权力意志的支配下，被作为“改造”和“再教育”的对象，
他们都得以深厚的原罪意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说说我自己”的陷坑中，挣扎图存，以致往往被
扭歪变形，甚至殒身亡命，酿成了一代人的人生悲剧，历史悲剧。
以至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当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新时期，他们步履艰辛，仍然惊魂未定，
心有余悸和预悸！
对我说来，顶着一个所谓“作家”、“教授”的招牌，当然在劫难逃，而且情况还比较突出。
一九五五年那场“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兴起以后，我就大祸从天而降，蒙御笔亲批为“分子”，捉
将官里去，以“钦犯”身份，“说说我自己”十一年；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又被定性为“胡
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押回原单位，作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监督对
象”、“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牛鬼蛇神”、“臭老九”以及什么“打着红
旗反红旗的老反革命”、“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等等，在“群众专政”的红色风暴下，“说说我自
己”凡十有三年，前后共“说说我自己”二十五年。
一九八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后，我由鬼变成了人，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我又被作为“
作家、翻译家、教授”，应一些编纂人名辞典的单位及个体以至英国剑桥的国际传记中心来函来访，
要我“说说我自己”。
因此，我真可以说是“说说我自己”的“专业户”或老油条了。
这不仅又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的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时，我那些带洋气的同学常讲的一句
口头禅：“人生本是toplay，何必终日study”，真有些玩世不恭的虚无党味道了。
但这次受《收获》这个严肃的文学刊物的嘱托，要我“说说我自己”，因此，我得避开过去老一套的
报流水账的公事公办的手法，写点我的人生际遇，以及对人生的一知半解的零碎感受，就教于今天的
读者朋友。
我虽然从三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学习写作文学作品，并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也写点剧本和杂文等
，但我充其量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个散兵游勇；虽然我甚至因文受祸，在新旧社会都吃过断命的政治官
司，但它们只能是我在崎岖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零星的体验和感受，我自己的一些思想和感情的
浪花的自我表现，有的还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遵命文学”，真如向黄浦江小便一样，它们没有什么影
响力量，并且从五十年代以后，就基本做了“绝育”手续，实在算不得什么作家，而且我也早忘了我
自己还曾是一个作家。
八十年代初期，我又蠢蠢欲动，试图重新挣扎，写了些小说和散文。
当时，中国的政治大气候虽然开始改变了，文艺界的小气候似乎还未变，或者由于历史的惰性，变得
很慢。
我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这又使一些编辑望而变色，甚至排了版还得抽下来。
为此，除过一篇散文被朋友转到香港《文汇报》发表，一篇小说被我们家乡的文艺刊物登出，为我亮
相外，此后我就很少写这类东西，面带微笑地向我从青年时就迷恋的文学创作告别，完全办妥“绝育
”手续了。
一九三五年冬，我热血沸腾，在党的影响下，参加了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在马路上游行，散发反动传单，呼喊
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者，格杀勿论，就地正法”。
我为此被北平警察局逮捕关押，受到该局特务科的审判。
我那个当商人的伯父，为此特地赶到北平，到处找门路营救我。
我们家住山西吕梁山区，世代以经商务农为生，祖辈没出过念书人，和当官为宦的更不搭界。
正是因为我伯父在大码头经商，办的又是洋务，见多识广，知道在现代社会知识的价值，因此，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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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让我们弟兄走出闭塞的山区到城市上学。
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深受内忧外患、困扰最严重的时候，从国际大局看，也是世界上的有良知的知识
分子，包括作家，都仰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苏联，左倾成为世界性时代思潮的时候，我由于身
处这样的历史环境，接受了这股时代思潮，又受地下党的启蒙和影响，由文学观念的确立到投身社会
运动，由报刊的文学投稿者变成“政治犯”，年方一十八岁，就身入牢房，尝到了铁窗风味。
我的伯父，作为一个交游广阔的商人，终于辗转托了一个官面上有权势的人物，花了一千元银洋和五
十两鸦片烟把我“保”了出来。
但因为保单上还留着“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为了避免“二进宫”，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伯父花钱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的文凭，送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
临行前，他嘱咐我说：“你到日本住五年，每年我给你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
你脑筋好，就学医科；脑筋不行，就学银行管理，将来回国以后我对你都好安排。
千万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你在中国参加这类活动，我虽然不认识官，但我有钱，钱认识官，官认
识钱，老话说：‘千里为官都为财’，‘若要官都一般’，我还可以花钱托人把你保出来；你若是在
日本闹政治，被日本警察抓去，我花钱都没法子花，因为我不认贾植芳青年时代识日本人。
还有，你决不能娶日本老婆，因为生下小孩是杂种，杂种进不了祖坟。
”但由于我生性顽劣，除过最后一条遵照不误外，其余都没办到，实在有违家训。
我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的进步文化活动和李春潮、覃子豪他们办的《文海社》，出版了《文海》月刊第
一期，由上海印好寄到东京后，全部被日本警察没收，我也陷进了东京都警视厅亚西亚特高系刑士（
政治警察）的监视网中，不时受到这些不速之客的诘问和干扰，直到抗战爆发后，我辍学回国参加抗
战。
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从东京的内山书店内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丛刊式的文学杂志《工作与学习》
丛刊的头一两本，我从它的编辑风格和撰稿人员阵营中，惊喜地发现这是坚持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战斗
文学旗帜的严肃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的一篇小说寄去投了稿，从此结识了胡风，并在抗战的烽火中
结下友谊，谁知这就种下一九五五年那场文字狱的祸根，我们文学上的朋友竟被说成相互勾结进行反
革命阴谋活动的团伙，他被御笔加封为这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我则被定性为骨干分子，这
真是从何说起？
虽然经历了这场生死劫的大难，但正如我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小说选》上所说的：“我始终感激胡
风同志多年来在文学上对我的热情扶持和生活上的无私帮助。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可以相信相交的真正的朋友。
去年年初，我又对来访的上海中新社记者说：“胡风为人诚挚正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历
史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贡献甚大。
”这些就是我通过多年的生活实践对一个可以相依相托的友人的认识的告白。
我在日本读的专业是社会科学，跟上园谷弘教授学习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以致一九四八年冬天，当我
从关押了经年的上海国民党中统局特务监狱由友人辗转托人保释外出后，我在蛰居沪西乡间一家农民
阁楼上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利用妻子和相知的朋友们多方为我借来的图书资料（多半是日本学者的著
译），我编写了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经济的专著。
这也是我多年在流转生活中打滚时养成的一种习惯和嗜好：读各类有关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书，
以便能深入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
当时风声日紧，我又不能安生了。
为此，我以贾有福的化名，用我伯父商行职员的身份，弄了一张“国民证”，离开恐怖的上海，避居
到青岛。
我在一家小客栈安身以后，从街头旧货摊上买的一大堆便宜的英日文外文书内，选译了恩格斯的《住
宅问题》，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以及匈牙利作家维吉达的多幕剧《幻灭》
。
但除过《住宅问题》解放初得以印出外，其余两本译稿，都以不合时宜，未能印出。
到了一九五五年，命运又向我进行新的挑战时，它们都在抄家时失去了。
我为它们的遗失惋惜，因为我喜欢这些作品，尤其是那本被称为“一个负伤的知识分子”尼采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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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收录了贾植芳先生现有的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
忆文字，大致分为“且说说我自己”、“狱里狱外”和“我的三朋五友”三个部分。
这样全面地汇集贾植芳先生忆旧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
《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的写作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是先生一生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是
一个知识分子个体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
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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